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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就这样走来
就这样，我以收藏养收藏，实力逐渐增强。有了

实力，我更加有意识地收藏徽州的物什，不光是喜
欢，作为安徽人，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
樊建川是我的偶像。他放弃官位搞收藏，在四川

建起了抗战博物馆，以警示国人不忘国耻。这事做得
好！但这种境界视野，也需要站在实力的基础之上。
记得刚入收藏行当，我出手一件有着老虎腿带

穿衣镜的红木家具。!"#万块钱，装满一个黑皮的塑
料包，就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和老婆一前一后地
从屯溪往休宁赶，走一阵子，停一会儿。明明晓得不
会掉的，但就是要停下来看看。从来没见过这么多
钱，老人要生活费，两个孩子要上学，生活追着要钱
啊！终于，手头宽裕了，生活有了保障，我也可以向樊
老兄学习了。
那次得悉有一对黄杨木的花插，在日本人手里，

打算出卖。几经周折，我在广州和日本人较量起来。
对方是个老手，言语、神态，都没出规矩。应该说我技
高一筹，我侃侃而谈，讲出了花插的背景和身世：清
代嘉庆道光年间徽州的东西，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的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日本人掠夺去的。面对着有深
厚徽州情结的对手，他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心想事
成，一对黄杨木花插成交了。
还有一次，得悉某村有一张老虎皮想出手。我赶

了去，看到老虎皮被布包着，老房子的明堂及地面的
湿气，在石板上留着深暗的影子。这样下去，要不了
多久，这张有年头的虎皮就会损坏。这是是东北虎还
是华南虎？我也说不准，而两者的价值大不一样。一
番讨价还价，还是不能成交。但无论如何，这张珍贵
的虎皮必须迅速从这个环境里转移。
北京的叶国立老先生说过：收藏要钱，又不能将

钱看得太重。确实，收藏这个行当有谋利的一面，但
也有非常干净的一面，那就是对祖国文物的尊重。我
接受了对方的价码。后来经复旦大学一个老教授鉴
定，这是一张有 $%&多年历史的华南虎皮。此虎身长
'米多，耳长约 (厘米，头圆耳短，四肢粗大，尾长，
虎龄 $)岁。
现在，这张虎皮在见明堂的二楼，整整占据了一

方的墙面。拉开遮盖的厚厚绒布，只见真空的玻璃柜
里，铺展着这张大虎皮。金黄的色彩里，条条细密的
黑纹间隔其中。华南虎生活在我国中南部地区，徽州
是它的活动范围。这张沐浴过徽州风雨的虎皮，包含
着多少的徽州故事呢……

!%来年，我炼就了特殊的感官。隔着衣袋，听着
银器碰击的声音，能辨出真假，判出优劣。扫一眼掂
一掂，我能说出象牙过桥书法印章的分量和年代。诸
如紫檀蟋蟀罐、均蓝笔洗、五彩寿桃高足盘、红木架
子床、竹根雕狮子等等，哪一个没故事？或波澜起伏
或惊心动魄或充满传奇。我能告诉你，一堆木块一块
玉石，怎么走过了漫漫的岁月。一个村庄，几个朝代，
凝聚在一面铜镜之中，又如何映照出已然灰飞烟灭
的历史大事件。所有的古玩器件，都携带着远逝的时
光的信息和碎片。

我从最初对藏品的喜爱，到如今建立对祖国文物
的“担当意识”，这期间经历了 !%年的风雨洗礼。我很
庆幸，自己能在收藏领域走上这个台阶。假如你称得上
是一个收藏家，那你首先一定是一个爱国者，就像我钦
佩的民国大收藏家张伯驹和许多为祖国文物不惜身家
的收藏家们。追慕先贤，我等后辈当努力！

如今，国家允许并支持私人办博物馆，这是我们
国力上升的表现，是国家对民间实力的高度认可。从
上世纪 )%年代起，我就萌发了办馆的想法，樊建川的
事迹更是激发了我的意念和追求。今天，见明堂已成
为省级科普教育基地，并正在待批省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我的想法得到了初步实现。作为职业艺术品鉴
定师、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见明堂民俗博物馆馆长，
我深感责任重大。徽州是个特别的地方，时光到了这
里，好像特别浓稠。见明堂 !%%%多件收藏珍品，将徽
州历史的时光汇聚了起来，为徽文化的研究发挥着作
用，它形象地告诉人们，徽州是这样走来……

! ! ! !我是 $)#$年从部队退伍的。
退伍后分配到上海闸北的一家调
剂商行做助理。这是我闻所未闻
的一个行当。没想到，命运就这样
把我送进了这个博大精深又充满
神秘色彩的收藏天地。
开始，我只在行里拖拖地、擦

擦灰、倒倒水。但也许是天生的敏
感，对于瓷器、玉器、紫砂壶等物
件，我很快就有了“感觉”。凭着色
泽条纹器形，我渐渐能解读里面
的信息，看出是真品还是赝品。明
清家具的鉴别，我琢磨出一个土
办法：用手在家具底部摸索，弄一
点碎屑烧一下，烟气在空中飘着，
我用鼻子捕捉那焦糊的气味，就
能辨别出是黄花梨、鸡翅木，还是
黄杨木或紫檀。我成了商行的业
务骨干。在上海 )年的磨练，让我
终身受益。要不是店面拆迁，我应
该还在上海。
商行拆迁后，我去了北京，在

潘家园待过 '年。在琉璃厂、荣宝
斋又认识了不少老师和朋友。来
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川流不息，让
我见了世面，开了眼界。
一次去宜兴的一个朋友家吃

喜酒。博古架的一个旮旯里，一个
小玉件让我眼睛一亮。不得了！这
东西养眼，尽管面上蒙着一层灰
尘。朋友说这东西来自徽州，'%
多年前，他在一户人家看中一把
紫砂壶，是程寿珍做的壶。玉件是
对方非要搭给他的，否则壶不卖。
没得法子，他只好要了。朋友说，
这块玉当年算 !%%块，现在 *&&

块你拿去吧！
玉件捏在我手里，那细润的

质感很是摄人心魄。*&&元拿下
这块玉，我到宾馆就退了房，立即
打车回黄山。一到家中，端来一盆
清水，洗净双手，用牙刷一点点地
剔掉沟纹里的灰泥。多少年多少
代的污垢清除了，玉件立刻现出
它的天生丽质。我兴奋地拿在手
里，用电筒照给老婆看。小小的玉
件如膏如脂晶莹透亮，没有一点
杂质。电筒光照到里面，好像融出
一个梦中的世界，月光一样的清
晰，猜测和余味有分寸地留在一
定的界面里。我反复看着，就像看
电视。这是两只鸟头的和田羊脂
玉，明代的把玩件。现在有人出价
+&万元，我都没卖。

多年来，我在古玩收藏市场
里栉风沐雨、走南闯北。我的经营
方针是：收 *件东西，留 '件下来，
卖 !件以扩充实力，再行周转。

收藏是一个很特殊的行当，
只要你有眼光，回报是非常丰厚
的。比如，有一回我在宣城花 ,'

块钱买了一枚直径 '#厘米的毛
主席铝制像章，再交 !块钱介绍
费，共计花了 ,*块钱。可在上海
沪太路自己的店里，这枚像章却
以 !!&美元，和一个老外成交。

黄村是有名的皖南古村落，
村子有 ))个门，到处都是高墙厚
瓦，就像迷宫一样，让人进去了出
不来。我知道，这样的村庄是有根
基有记忆的，肯定有好东西在里
深藏着。果然，一张开价 '万元的
大烟床进入视野。看着精美的明
式做工，清晰的木纹，卯榫结构，
我买下了。回来一验证，我推翻了
烟床是杂木的结论。大烟床的材
质，是稀少又名贵的鸡翅木。升值
几何，自不待言。

山村初次见佛像
开馆之后，见明堂为古城休宁及黄

山市增加了看点。来自北京、上海、杭州、
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的专家学者及游人
络绎不绝。
但有一件事让我为难了。中国佛教

协会和九华山佛教协会，都想出巨资收
藏我的白瓷阿弥陀佛佛像。这尊白瓷佛
像回归佛教界，自然是功德无量的大好
事，可这是我的镇馆之宝啊！何况，这尊
佛像和我有很深的缘分，其不同寻常的
经历，说来话长……

,))'年的时候，我在皖赣边境的一
个小山村里，见到一位老先生。汪老先生
是退休老师，谈吐不俗，待人接物很有礼
数。他书房里有个用被单包起来的大东
西，引起我的注意。
其时，我在收藏行当已滚爬摸打了

十多年，长期练就的敏感，让我没有错过
一场“大戏”。我装着去书架翻书，轻轻拉
开了落满灰尘的床单一角。瞬间，我感到
心跳！一尊少见的和真人一般高的白瓷
阿弥陀佛佛像，在我的眼中光芒四射。
老先生看了看我，没作声。可老夫人

的口气充满反感：“你这个人怎么乱翻？”
我知道自己莽撞了，赶紧赔不是。没有料
到，从此，一个近十年的人生插曲，就在
这陈旧的徽派老房子里拉开了序幕。

那天喝了二斤多
那一天，我频频举杯，向宴席上所有

的人敬酒。-两的杯子，两口就见了底。
我本不是嗜酒的人，当两瓶迎驾贡酒喝
光，我的脚已有点飘，头脑里不断闪现着
白天的场景：
锣鼓喧天鞭炮长鸣，彩虹门前站满

了来自合肥、屯溪、浙江等地的贵宾及当
地的领导们。欢乐的气氛弥漫了大街，
“见明堂民俗博物馆”正式开馆了！这可
是经安徽省文物局批准的黄山市首家民
办博物馆，是我办起来的！我实现了多年
来梦寐以求的事！
今天，我感谢所有的领导和朋友，他

们都是我事业的支撑者。我不理会老婆
的一再提醒，打开了第三瓶酒……
这一天是 '&,&年 '月 ,日。

收五留二卖三件

老先生“临终嘱托”
回来后，我整日魂不守舍，老是惦着

那尊高大的白瓷佛像。半个月后，我带了
,条山茶花烟和 '包奶粉，再次去看望
老先生。

出于职业的“狡猾”，我只说是顺路来
看望的，还拿出一块玉器特地“证明”。中午，
老先生留我吃饭，蒸腊肉炒鸡蛋。那天，我
只字未提佛像，只是与老先生聊家常。
一个月后，我熟门熟路地又去了老

先生家，带去 '瓶四特酒 -盒糕点。这次
讲到佛像了，我不再掩饰对佛像的兴趣。
老先生淡淡地笑了，说“不是价格的事，
是舍不得卖”。对心爱之物难以割舍，我
深有同感，可以理解。酒酣耳热之际，老
先生说起这尊佛像的来历。
那是在疯狂的“文革”年代，“横扫四

旧”———牌坊被推倒了，那些有年代的石
块被用去修水渠。老房子里的砖雕、石
雕、木雕，精美的图像都给铲除了。连庙
里的菩萨也被砸掉！粗暴野蛮的行径，破
碎了乡间的宁静。
一个偶然的机会，汪老师遇见了这

尊景德镇烧制的白瓷佛像，是清代的宝
物。汪老师悄悄“收留”了这尊佛像，秘不
示人。那时做这样的事是要担极大风险
的，但汪老师年轻，满腔热血、敢做敢为。
我对老先生肃然起敬。那以后的几年

间，我只要有便，时间再紧，也要带些东西
去看看老先生。但我再不提那个“买”字。
老人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那次得

悉老先生病危，我赶去探望。老人的大儿
子对我说出一番话：老先生已有过交代，
佛像如果要卖就一定卖给我。老先生还
说，多年的交往，看出我是个正经人，其
他人不放心！
病榻上的老先生眼已无光，不能讲

话，只向我点点头。这简直就是“临终嘱
托”啊！一股深深的怜悯之情掠过心头，
我没有还价。

这尊佛像高达 ,"*#米，重达 ,&&公
斤，手捧莲花，宝相庄严，成为我 !&年收
藏中的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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